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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莲池 

由于我的年龄跟学生们接近，

所以大家跟我没有什么距离感。

有一天，我找一个学生谈话。聊

完后，只见她“轻车熟路”地拉开我

的抽屉，在里面翻来翻去找零食吃。

我忙着工作没有理她。过了一会儿，

我抬起头看她，发现她手里拿着一

根大香蕉，嘴里鼓鼓的，像小仓鼠一

样不停地在嚼。我看了一眼旁边的

垃圾桶底：一个酸奶盒子、几个砂糖

橘壳静静地躺着。

我默默在心里叹了一口气，一

边惊叹于她的好胃口，一边问她：

“你今早上没吃饱吗?怎么还吃这么

多啊！”学生回答道：“你的零食真

多，我也想吃。”

最近，我发现办公室的零食总

是莫名其妙减少。出于好奇，也出于

一点小小的警惕，我决定暗中观察。

那天，我故意提早溜出办公室，在一

个隐蔽的地方盯住门口。不久，就见

几个学生笑眯眯走进办公室。我尾

随其后，透过门缝发现，他们正拿我

的零食吃！看到他们小心而又兴奋

的样子，我先是惊讶，随即心里涌起

一股复杂的情绪。

后来，有不少家长反映孩子最

近买零食明显增多，有的甚至会在

家中偷偷吃零食，晚上肚子闹得不

舒服甚至看医生的都有。我不禁暗

暗责备自己：作为老师，我的“贪吃”

行为在学生面前起不好的作用了。

为了更深入了解学生的想法，我

特意找了几位学生聊天。他们毫不掩

饰地说：“见老师零食吃得香，我们也

觉得特别有意思，好像零食更好吃

了。”听到这里，我的心仿佛被轻轻敲

了一下。我当即向学生们诚恳道歉：

“平时老师的嘴闲不住，办公室囤了

一大堆零食，给你们带来了不好的影

响！我会改正，也希望你们能跟老师

一起养成更健康的生活习惯。”

从那以后，我把办公室的零食

收了起来，并格外注重自己的生活

习惯，毕竟言传不如身教。

（王瑞瑄，任职于长沙市东雅中学）

零 食 风 波
王瑞瑄

脚夫，是对搬运工人的称

呼，他们靠肩挑、背扛等方式从

事中短途货物运输。脚夫是十

足的苦力，为了养家糊口，他们

走南闯北、翻山越岭、风餐露

宿，一走就是十几天或数月。

如今，在交通日益便捷的

当下，在名山大川或是交通不

便的地方，仍有脚夫存在。

（唐文林、王艳萍，宝庆烙
画传承人）

􀳅湖湘三百六十行

脚脚    夫夫
唐文林 王艳萍

早前，在湘西南某地的深山里，

我遇到一个年龄小我几岁、言谈技

巧却胜我百倍的哥们，权且称他小

林。得知我来自“小麦产区”，小林便

拉着我问东问西，关于那边人类的

衣食住行，最主要的是关于洗澡和

如厕两个问题。

小林问：“那边的人是不是很少

洗澡？”如果同样的问题你早已被问

过不下百次，再遇到时，相信你也会

面带微笑、心平气和地回答。“是的，

和这边相比，那边的人确实较少洗

澡。”我说。他笑了，似乎我的回复印

证了他一直以来的“偏见”不是偏见。

天热时，洗澡是再简单不过的

事，南北皆然。我家乡河流不多，但

地下水相对充足，且几乎村村都有

不少池塘（乡俗喊“坑”，水势随季节

盈涸），生活、灌溉用水没有缺乏之

虞。夏秋季节正是水势丰盈之时，傍

晚时分，塘晒了一天，水温刚好。这

时随便走进哪个村子，都能看到大

大小小的池塘里，满是泡澡或游泳

的农人、孩童，以及不怕人的鹅鸭。

天冷时，洗澡不仅麻烦，也是一

件痛苦的事。我初中时期开始住校，

每周回家一次。学校里不但没有澡

堂，连热水也无供应。水塔只在固定

时间放水，不放水，洗脸、刷牙、洗碗

都成问题。如果哪天冷得过分，水塔

就成了冰疙瘩。解冻之前无水可用，

洗脸、刷牙就成了奢望之事，更别说

洗澡了。因头痒难耐，用冰水洗头的

还较常见。但洗“冰水澡”的人，我没

有见到过，似乎我们那届学生意志都

不够坚强。每周回家洗一次澡，是现

实所迫，是无奈之举。高中时，住校生

每三周放假一天半。虽然学校位于县

城，但仍没有配备澡堂，公共卫生间

也没有热水供应。三周不洗澡，即使

再邋遢的男同学也实在难熬。实在忍

不了时，就到超市买壶热水，到两面

漏风的卫生间将全身上下快速搓一

下走个流程。毕竟，大冬天洗澡冻得

牙齿不打架、浑身不哆嗦的少有。

谁能想到，到长沙读大学的第

一课竟然有关于洗澡的事。那晚，辅

导员给两个班（两班同一个辅导员）

开会，期间特意叮嘱女同学到澡堂

洗澡时要格外注意，以防有人偷窥。

当时我很是气愤，这把男同学当什

么人了。不久后，我就理解辅导员何

出此言了。学院新生大会时，某领导

称：“我们大学是‘一流大学’，招的

却是‘三流学生’。”我想，“三流”即

使不是下流，距离下流也不会太远。

说来，我是直到和全国各地的同

学交往之后，才发觉大家的生活习惯

差异是如何巨大，比如洗澡。一个来自

广东阳江的男同学，即使天寒地冻，只

要不下刀子，每天必端着盆子往澡堂

赶。我常常说他“干净得像屎壳郎一

样”——我老家对极度爱干净之人的

戏谑说法。尽管长沙天气极差，但并没

有差到下刀子的程度。所以，下刀子时

他还会不会去洗澡，我一直没有机会

验证。也是这位男同学，曾对北方同学

天寒时节的洗澡情况做过调查，当得

知有些来自东北的女孩四五天洗一次

澡时，他惊讶极了。不过，洗澡频次问

题似乎并没有影响我们的同学关系。

也有可能他嫌弃得不得了，只是从没

有说出来罢了。

小林的第二个问题：“那边是不

是都是旱厕？”“以前的乡下，都是。”

我答。他接着说：“那可不太卫生啊！”

我尴尬地笑了笑。转而说遇到他之

前，我刚刚在一所修建在峡谷上的厕

所方便完。厕所踏板距离有水流动的

谷底四五米，方便时臀下生风，两腿

忍不住发抖，其不舒适性和旱厕旗鼓

相当，卫生状况较旱厕也好不到哪

去。现在，轮到他面露尴尬了。

以前农家因需积粪上田，旱厕

虽不卫生，却有其现实必要。而求学

时的如厕问题，不仅是狼狈之事，有

时可称得上恐怖。我到现在都无法

理解，为什么我所就读的初中学校

厕所脏乱到让人无从下脚，是老师

教生无方，还是学生冥顽不灵？尽管

浸染了书香，似乎对有些人来说，厕

所越是脏污遍地，越名副其实；让厕

所名副其实如果称不上壮举，怎么

也算“学有所为”吧。

关于如厕之恐怖，我最早的记

忆是在读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我们

村子不小，村里学校却不大，共有南

北两排房子、七个班级。一、二年级

各二个班，靠南；三、四、五年级各一

个班，坐北。那天，我们带着凳子到

教室外进行数学考试，人或蹲或坐

在地上，把凳子当桌子，在上面答

题。时值隆冬，虽然太阳高悬，大家

却个个裹得厚厚实实。突然，从女厕

（位于两排房子之间，正对校门）传

来大哭声。我们侧头望去，只见校长

刘木典冲出办公室朝女厕跑去。很

快，他就把那棉裤沾满脏污的一年

级女孩领了出来。“她掉厕坑里了。”

不知谁说了一句，大家开始笑。校长

要女孩回家去换衣服，接着转身走

回办公室。就这样，在同学的大笑声

中，女孩大哭着朝校门一步步走去。

（刘振华，湖南省作协会员）

􀳅六岭杂谈

印 证 的 偏 见
刘振华

游历过无数名山大

川，磅礴巍峨者有之，奔

腾咆哮者有之。但常浮现

在脑海中的，首推雪峰

山，以及雪峰山下的条条

江河。

雪峰山下，走出了“睁

眼看世界第一人”魏源，走

出了“护国元勋”蔡锷。而

雪峰山会战的胜利，更是

拉开了中国军队战略总反

攻的序幕。雪峰山，是当之

无愧的英雄山。

山下古镇高沙久负

盛名，“小南京”之称绝

非浪得虚名。逶迤的蓼

水河，宛若仙女的腰带。

迴澜桥百年依旧，好像

在倾诉昔日辉煌，讲述

当今荣光。

高沙走出去的文艺

大家谢璞，他创作的《珍

珠赋》名闻遐迩，其光辉

至今仍在晨曦中的蓼水

河、平溪江里跃动。

山门古镇走出去的

美术大家黄铁山，其作

品色调与晚霞中的迴龙

洲辉映成趣。高耸的文

昌塔，默默守护着这儿

的文脉，成为学子们心

中的图腾。

随地散落的文学种

子，在雪峰山下顽强而野

蛮地生长。

在雪峰山下的条条

江河里，围子溪对我有着

非凡的意义。围子溪乃蓼

水河支流，是我儿时的万

花筒，有着别样的风采。

在这方天地里，有时星光

点点，有时风云交织，有

时雷电交加，无数人在此

演绎了人生传奇。

围子溪仍在静静地

流着、唱着，在肥沃的田

野，在静谧的村庄，在我

念念不忘的心上。

􀳅漫游湘西南

今生约定围子溪
曾秦伟

听说邵阳要举行龙舟大赛，父亲拉着

我的手说：“佑伢子，那天能带我去看吗？”

我说：“您这么大年纪，背驼了，脚

也没有力，还是别去了吧！您实在想看，

我去现场把比赛过程录下来，回来播放

给您慢慢看，或是让姐姐在家陪您在手

机上看直播，好吗？”父亲说：“我 30 多

年没去过邵阳城了，这次我想趁看比赛

的机会到邵阳城走走。”

父亲参加过“抗美援朝”，现在虽然

95岁高龄了，但很关心国家大事，每天

盯着电视机看新闻节目。去年一场大病

差不多要了他的命，现在他身体好些

了，就想着到外面走走。为了却父亲的

心愿，我答应了他。

6 月 21 日清早，天空下起了小雨。

我觉得老父亲腿脚不利索，走路很吃

力，又加之看比赛的人太多，实在不方

便，于是劝他别去了。父亲已换好了新

买的衣服，大声说：“我当年‘抗美援朝’

的时候，什么苦没吃过，什么难害怕过。

下这么点小雨又算什么？说什么你今天

也得带我去。”我拗不过他，只好喊上姐

夫陪着，一家人小心翼翼把他扶上车，

往邵阳的方向开去。

等我们赶到比赛地，只见资江两岸

步行道已挤满了人。我们搀着父亲顺着

江岸往前走，一步一步慢慢挪，就想找个

能落脚看比赛的好地方。可所有能看清

江面的位置早就被先到的人占得稳稳

当当，连台阶上都挤满了人。父亲背有点

驼，往人堆后面一站，整个人比别人矮了

一大截，视线全被前面的人给挡住了。

忽然，江面上响起一阵锣鼓声，咚

咚锵锵声越来越响，岸边的欢呼声也渐

渐大了起来。父亲知道比赛开始了，他

费力踮着脚，把头扬起来，往人的缝隙

里伸，却还是看不到江面。他看着我，语

气里带着点急：“你跟大伙说说，让个位

置给我这老头子，就看一眼。”我张了张

嘴，看着前面一个个抻着脖子、眼睛死

死盯着江面的人，欲言又止。谁不是盼

了好久才等来这一场龙舟赛，谁又舍得

把好不容易占到的位置让出来？

雨还在零零星星往下落。挤得满当

当的人群散着热气，连空气都变得黏糊

糊的。姐夫抹了把额头上的汗，也看着

满头大汗的父亲说：“爸，咱们还是回去

吧。在家吹着风扇看直播，比这儿舒服

多了。”说完用手指了指家的方向。父亲

大声对姐夫说：“我不走，我得在这儿好

好看。”

看着父亲倔强的样子，我脑子里突

然蹦出个念头：父亲瘦小，坐我肩头看

挺好。于是我蹲下身子，拍了拍自己的

肩膀，回头冲父亲笑：“爸，来，您坐我肩

上。”姐夫小心地扶着父亲的胳膊，慢慢

把他架到我肩头坐稳。父亲双手捧着我

的脸，我攥住父亲的小腿，慢慢直起腰。

“看见没？”我大声问父亲。父亲没

回答。姐夫告诉我，父亲正瞪着江面，目

不转睛。我驮着父亲，站在人潮里。看到

这种情形，身边的人自发往旁边挪了

挪，给我们让出一小块稳当的地方。

看完龙舟赛，我牵着父亲来到繁华

的街道。父亲迈着颤巍巍的步子，东看

看西瞅瞅，满脸的笑意。开车回家的路

上，我问父亲：“爸，您今天看了龙舟赛

和邵阳城风光，有什么感受呢？”父亲

说：“邵阳变化真大啊！”

（尧淑国，湖南省作协会员）

“ 邵 阳 变 化 真 大 ”
——父亲坐我肩头看龙舟竞渡

尧淑国

““我的龙舟记忆我的龙舟记忆””征文选登征文选登

每当听人感叹“子欲养而

亲不待”，我便愈发珍惜耳边

父母的唠叨。从军二十余载，

与双亲聚少离多；从懵懂少年

走到中年转行，一路跌撞，才

渐渐懂得父母当年的不易。

父亲幼年即失恃失怙，亲

生父母临终将他托付给胞弟。

我的“爷爷”，也就是父亲的叔

叔，曾是位了不起的人物。他

年轻时背过短枪，投身抗日洪

流，当过翻译，是那个时代的

热血青年。抗战胜利后，他卸

甲从商……后来，爷爷奶奶从

益阳迁回宝庆老家。

生活的重压与精神的苦

闷让爷爷终日与酒为伴，最终

撒手人寰。奶奶带着十来岁的

父亲，生活陷入了困顿。父亲

放下了书本，拿起了锄头，在

泥土里刨食，竟刨出了日后安

身立命的全部筋骨。

父亲曾响应国家号召，投

身“三线”建设，无论是修建湘

黔铁路还是机场，他总是工地

上最踏实肯干的那一个。领导

不止一次准备提拔重用他，可

因种种原因每次都没有结果。

父亲从不与人争辩，只是默默

回到自己的岗位上，继续挥洒

汗水。生活的考场上，时间终会

给出最公正的答案。

为了改变家里的情况，父

亲仿佛一台永不停转的机器。在

他人的引荐下，父亲进了煤矿工

作。井下又苦又累，他闷头苦学，

很快成了熟练的矿工，又自学电

工技术，硬是凭着一股倔劲，端

稳了饭碗。为了家，他比别人付

出了双倍甚至三倍的辛劳。每天

清晨，他总是顶着朝阳走十多里

崎岖山路赶去煤矿。等拖着满身

疲惫的身躯回到家，他又立刻扛

起劳动工具，奔向承包地。尤其

到了“双抢”时节，他还要顶着酷

暑或大雨，帮助家人采摘三四百

斤黄花菜，并在当日完成蒸煮

……如此年复一年，父亲的汗

水浇灌出了我们家日益红火的

日子：老屋扩建了，粮仓堆得满

满当当，家里有了存款，还开起

了小卖部。

父亲仿佛天生就有一种

“干一行，爱一行，精一行”的魔

力。务农时，他是远近闻名的种

地能手；在煤矿，他是年年受奖

的生产先进；后来，他又自学成

为“电工专家”，县区好几家煤

矿争相高薪聘请他。即便后来

因故下岗，他也未曾消沉，而是

凭着敏锐的商业头脑，开起了

村里第一家小卖部。我们家成

了改革开放后村里最早的“万

元户”之一，并被评为“五好文

明家庭户”。父亲用他那双创造

了无数价值的双手，向我展示

了一个男人最可靠的魅力——

那份谁也夺不走的真才实学。

父亲不仅勤劳、有才能，

还很正直。他担任生产队会计

时，公私分明，账目清晰，因坚

决反对某些干部私分公物的

提议，得罪了人，竟被罢免。他

从不后悔，只说：“手不能乱

伸，心不能有愧。”

如今，年近八旬的父亲，

依旧在帮弟弟打理着那个充

满回忆的小卖部。而我，依然

漂泊他乡，纵然时常归家，陪

伴的时光却总是短暂仓促。

（李向东，邵东人，基层民
政工作者）

 􀳅岁月回眸

手不能乱伸，心不能有愧
——父亲二三事

李向东


